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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是一点点激化的———
从去年7月到今年1月，整整半年
里，双方没有坐下来谈过一次。

最开始，自住房业主拨打
市长热线，找朝阳区住房保障
办公室。也得到了回应，北京市
住建委约谈了包括龙湖在内的
多家房企，明确开发商不能在
小区违法设置隔离。

龙湖迫于压力，曾经偷偷
把隔离门拆掉，但被商品房业
主发现了。他们向龙湖表达了
强烈抗议，又把门装上了，还是
不放心，稳妥起见，又做了一扇
备用门。在面向自住房那边，商
品房业主挂出了横幅，上书“保
障房变味牟取暴利，商品房遭
掠夺忍无可忍”。他们在微博上
互呛。一方说，光脚的不怕穿鞋
的，我们想拆就拆，另一方马上
回，穿鞋的不会自己来，你们会
拆，我们就会请人再来装。

误会在收房那天到达了
顶点。

那天，商品房业主们在隔
离墙那边竖起了白帐篷，做社
区活动。刘昊说自己想做得体

面些，还定了麻将桌和烤羊，他
向我展示了外包公司做的方案
和预算。

但在自住房主看来，那更
像是一种炫耀和示威。在收房
前，他们得到承诺，称隔离墙会
被拆除。到了现场却发现，只是
门打开了，并未消失。人群里有
人在嚷：“他们不拆，我们就自
己来吧，还有什么比法大呢？”

他们从汽车后备箱拿出了
石锤、几米长的绳子，戴上了口
罩、帽子。门并不难拆，把绳子
固定在门上，开始往自住房一
侧拽，门的焊接处较牢固，一位
中年男子用石锤砸了几下，门
就下来了。全程不过10分钟。

自住房的女性和老人站在
最前面，防止对面商品房业主
冲过来动手。那一刻，杨溪觉得

“感动”和“振奋”，“感觉大学的
篮球赛之后，我再也没有这么
热血过了。”

刘昊在对面的人群里，看
到了和他一起为孩子上学维过
权的秦悦。刘昊在骂，秦悦也在
骂。如今，他们成了仇人。

1月12日，拆墙的冲突发生
后，现场的动图在微博上被转
发了近3000次。

有人替商品房业主们不
值，也有人认为自住房业主“按
合同办事”的要求合理合法。这
一面隔离墙的存废如此牵动人
心，它搅动的是不同阶层人的
痛觉神经。

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除
了天璞家园，还有无数个小区
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在丰台区南三环的某个小
区，商品房、自住房与两限房三种
房型混住，他们笑称它为三国
盘——— 自住房业主不想要商品
房的花园，但要求与两限房隔离。

社会学家孙立平在一篇文
章里写道：“不要小看了（天璞
家园）这个事情，从更抽象的层
面来说，当一个社会贫富分化
已经形成，并且社会越来越定

型化的时候，不同群体、不同阶
层的居民如何相处，是一个现
实的问题。”

对于天璞家园的居民们来
说，事情已经僵持得太久了。截
至2月24日，我写下这篇报道时，
还没有看到能妥善解决问题的
可能。有官方机构在双方之间
斡旋，提出一个方案是，免除自
住房主物业费，保留隔离———
绝大多数自住房主都拒绝了。

再过几个月，小区的配套
学校就要开学了。刘昊的孩子3
岁，秦悦的孩子6岁，小区里还
有无数的学龄儿童。

住在价值一千万房子里的
孩子和住在价值两百万房子里
的孩子，将在一个校园里上课，
甚至坐在一个教室里，成为同
桌、挚友。

而他们的父母，站在隔离
墙两边，遥遥相望。 据《人物》

周淇和李小山都住在平
层别墅里，私密性良好，一栋
楼一个单元，入口处贴着私
人管家的名字和电话。他们
互称对方为周总、李总，已经
很熟悉的两人，很快聊起了
家具的价格。

在有三面阳台、日光丰
盈的客厅里，窗边绿植茂盛，
李小山一岁的小女儿在边上
嬉笑。偶尔，李小山探头往下
看，笑容会不自觉地收敛起
来——— 楼下就是那面隔离
墙。再过去些，是那两栋还没
入住的自住房。

面对隔离墙，这些人呈
现出的紧张与小心翼翼，都
与不久前的“冲突”有关。

2018年1月12日，是天璞
家园自住房交房的日子。近
百位自住房业主，合力推倒
了自住房与商品房之间的隔
离墙。现场视频显示，当时场

面激烈，双方隔着门跳起来
互骂。但在一天后，商品房业
主又把墙重新立了起来。

双方自此，势如水火。
故事要从2015年说起。

地产商龙湖当年拿下东坝这
块地时，参照了“竞配建”政
策，意味着小区在正常价格
售卖的商品房之外，还要配
建一定数量的自住房。这是
一种低于市场价格的保障性
住房，为了满足都市“夹心
层”的住房需求。

原本是怀着“广厦千万
间”、“居者有其屋”的良好愿
景，至少在合同里，商品房与
自住房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
的隔离。但由于政策刚刚落
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还不
知道此后会有怎样的纷争。
这一次，天璞家园的冲突让
所有人看到了，隔离墙立起
之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一面距离600万的

隔离墙

刘昊曾和自住房邻居们打过交
道，甚至可以说是“并肩奋战”过。

自住房业主秦悦，是刘昊曾经的
“战友”。他们年纪相仿，工作行业相同。
还因为学区房的问题，一起维过权。

2017年春天，商品房收房的日子临
近，商品房业主们在教委系统查询发
现，小区派位的学校有5所，而不只是北
京中学东坝分校这一所。就是说，买了
这个房子，并不能保证孩子能上北京
中学东坝分校。他们慌了。

在谋划维权时，他们想到，198户商
品房业主人数太少，便联系了自住房
业主。在商品房业主起草的一份文件
中写到，天璞家园“共计435户”，承认了
自住房与商品房是一个整体。刘昊后
来对我说：“你可以理解为我们那会儿
也是饥不择食。”

秦悦的孩子也到了上小学的年
龄，她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维权。他们一
起走过了漫长的程序，和东坝乡政府谈
过3次，朝阳区政府谈过3次，北京市政
府谈过1次，朝阳区教委谈过3次。有一
次秦悦太激动，甚至差点被警察当场抓
起来。很难说自住房业主们在里面贡献
了多少力量，最终，问题被解决了。

这是商品房业主与自住房业主的
第一次主动接触，也是唯一一次。双方
不算亲密，但互相尊重，关系至少算得
上融洽。

秦悦和其他自住房业主们，知道
自己与“商品房邻居”的不同。其中一
位说，自己曾和丈夫讨论过，不管建没
建隔离墙，两边的绿植和配套确实有
很大差距。如果有了孩子，将来他去

“那边儿”玩，回来再问，“妈妈，为什么
两边不一样？”她也会很尴尬。

秦悦大学毕业后到了北京，10年过
去，她在这里结了婚，有了孩子。她和丈
夫工资不高，买不起房，一直住着租来
的房子，也没有北京户口。到了孩子快
上学的年龄，他们用自己的北京市工作
居住证摇号，还算被命运眷顾，中了签。

她极俭省。我们在她家楼下吃了
一顿饭，点了干锅花菜、地三鲜和煎
饼，剩了一些，她都打包带回去，晚上
还能吃一顿。“没办法，首付80万，我们
借了好多钱。”

她身上有部分女性对命运的那种
乖顺。别人的朋友圈封面都是碧海蓝
天，她是老家的玉米地。偶尔发一条状
态，是怎么用灶蒸饼子。她对自住房的
质量期待并不高，对合同里的容积率、
绿化率没太多概念，因为比起北京日
益增长的房价，她觉得这套自住房确
实买得便宜。

但在1月12日这天，乖顺的秦悦梗
着脖子和商品房业主争吵了起来———
立起了隔离墙，意味着秦悦再也不能
从小区人车分流的正门进入，要一辈
子走另一个简陋的小门，她觉得憋屈。

一道墙隔开了这个小区单
价8万的商品房和单价两万的自
住房，一侧是种满银杏和元宝枫
的花园，另一侧才刚栽上疏朗的
低矮灌木。

此前的大半年时间，两边的
业主们就这道隔离墙的存废问
题，互相指责，陷入无穷无尽的
口水战。今年1月12日，自住房主
合力把墙推倒，第二天，商品房
业主又将它重新立起来。更早一
些，他们也曾在维护孩子入学权
利时并肩奋战。

一方是受过良好教育、拥有
体面工作的新北京人，一方是半
生奋斗实现财富积累的新贵。在
这座城市，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
的成功者。

如今，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
结束。

⒈被推倒的隔离墙

隔离墙第一次被推倒
后，刘昊在微博上与自住房业
主争论，他是国内一家著名互
联网企业的中层，今年33岁，
北京人，已婚，有一个3岁的女
儿，身材微胖，性格热情。

他也是商品房业主里比
较活跃的中坚力量，参与了
开盘至今小区所有的重大事
情。在隔离墙这件事上，他的
立场同样坚定——— 坚决反对
推倒隔离墙。

2016年底，刘昊以近千万
的价格，买下了天璞家园一
套130平米的房子。他看中了
这里的小区环境和学区。

小区配套学校也是当时
的卖点之一。商品房业主们
通过私人关系打听到，配套
学校是北京中学东坝分校及
其附属小学。这是一所公立
性质的九年制国际学校，培
养有出国意向的孩子，师资
力量不错，“实验班里20个特
级教师教80个孩子”。

刘昊选择居住于此的另
一个原因是邻居。他是老北
京人，打小在大院儿里成长，
怀念那种亲热朴素的人际关
系。在他眼中，天璞已经用房
价做了筛选，他将拥有素质
相当的邻居，而他的女儿，可
以有一批自己的发小，在一
块儿上9年学，成为彼此一生
的朋友。

为了理想的生活方式，

刘昊愿意背负上500万贷款。
最初，他就知道隔离墙的存
在。根据照片，当年售楼处的
水晶沙盘上，商品房的模型
精致，而自住房是两栋透明
的玻璃模型，两者之间竖起
了一道非常明显的栅栏。

周淇和李小山比刘昊年
纪稍长，分别是一家大公司
的中高层领导和一家小公司
的老板，也是典型的中产，信
仰市场经济和公平法则，通
过半生奋斗，拥有了如今的
生活，换一个上千万的大房
子，既是买房，也是一步到位
的置业。

他们曾自发地反复跟开
发商确认过，栅栏会一直存
在。商品房业主们觉得自己
实际支付了房子和学校的成
本，溢价购买了，那自住房就
应该被隔离。

正是因为如此，周淇展
现出了对财富的高度敏感和
捍卫心。他神色紧张地坐在
我面前，计算天璞家园与周
边小区房价的差异，担心一
旦把隔离墙推倒，房价可能
会应声而落。

他们甚至一度认为，自
己不会和墙那边的邻居有所
交集。“我们不认为他们是邻
居，天然觉得这是两个小区。
他们叫龙湖学府苑，我们叫
首开龙湖天璞。中间有个隔
离隔开就完了。”

⒉价格不菲的商品房

⒊曾是并肩的“战友”

秦悦并非自住房业主中的
活跃分子，忙碌的生活、生病的
孩子，让她更多时候是在跟着
大家的意见走。

自住房维权的中坚力量，
是一群受过良好教育、拥有北
京户口和体制内工作的新北京
人。他们大学毕业没多久，年
轻、自信，知道在这场论战里法
律和舆论的力量。

隔离墙的争论出现不久，
他们就注册了一个叫做“@天璞
家园自住型商品房”的微博，发
布和此事相关的一切细节。

杨溪是这个微博的管理
员。她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北
京一家国企，跟一个北京男孩
儿结了婚。他们买不起婚房，暂
时和公婆住在小房子里，没法
要孩子。直到2015年，摇中了天
璞家园的自住房。

这种房子，售价会比周边
同品质的商品房低30%。同理，
若5年后他们要售卖，也要上交
30%的收益给政府。但这已经是
这对新婚夫妻最优的选择。

管理微博时，杨溪有两个
原则，一不骂人，二讲法律。我
们见面时，她思路清楚，对购房

合同条分缕析，细数隔离之后
不能实现的合同条款，如容积
率、绿化率和消防设施等等。

整场谈话下来，她说话用
词堪称得体，只要语境需要，还
会使用“建设法治社会”的主流
语言。当然，她也批评开发商，
谴责决策者，但用语终归是节
制的。

她也有眼睛发出光亮的时
刻，是回忆起从交定金到等待
交房的过程：地基打好了，盖几
层了，封顶了，刷墙了，通水电
了，开始绿化了……这是第一
个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家，有丈
夫，未来还会有孩子。

但看到房子的那一天，她
失望了。“自住房跟商品房之间
怎么装上了铁护栏？自住房业
主没有资格从小区正门出入，
只能在两栋楼前的一小块空地
上活动？自住房的绿化也基本
是‘墙脚栽花、墙隙种树’，惨不
忍睹。”

此后，杨溪和其他的业主
们开始走马灯似的接待记者。
不论央媒、地方媒体还是自媒
体，无论如何，她都要说她想说
的话。

⒌“战友”成了“敌人”

⒍普遍的社会问题

⒋自住房里的新北京人

被被自自住住房房业业主主拆拆除除的的栅栅栏栏已已被被重重新新安安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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